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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建伟

暴风雪狂吼着，像饿疯的狼。透骨的冰

刺，缓慢地融化，四处散开，消失了。

如果你打开地平线，打开那层冻壤，下面

睡着的是小精灵。谁，从冰凉的土壤里调整

一点点睡姿呢？哦，小蚰蜒、小蜘蛛、小蚂蚁，

蜈蚣、青蛙、蚯蚓……它们是这个世界的天

使。还有，那些钻进墙缝、水泥缝、石头缝、土

坷垃缝里的小喽啰虫，半个绿豆粒儿大小，两

排小腿，缩成了一粒粒土黄色的圆球。

死亡随时发生，死换来了生。大地夜

行，许许多多的风走成了一条路，你会时不

时地听见不知谁在呻吟，惊慌失措着，发出

那么一声两声，不过很快，风声、草声、树枝

碰撞声就把它们吞没了。星星月亮隐藏起

来，影影绰绰的光亮被暗夜收了去，让你不

得不闭上眼睛。然后，然后，你听到了惊蛰

的声音！

雷声四野，春潮初现。

太阳出来了，土壤回暖，水汽开始朝着

地皮上升，小风开始一阵阵朝田野里刮，土

壤变得松软。地下的小天使们也跟着水汽

一起往上拱，它们伸展着腰肢，它们脑袋手

脚并用，使劲往上拱。

最先，从腐叶烂泥里拱出头的，是一对

情侣蚯蚓，他“咝”一声，她“咝”地回应一声，

意思在说：“这个白花花的世界，怎么没有它

们说的那么美好呢？除了冷，一点吃的东西

都没有。”一转身，它们又原路返回。蛇、乌

龟和青蛙拱出脑袋以后，小眼睛就开始滴溜

溜了，乌龟“嘎嘎”笑了两声，说：“我饿死了，

我饿死了，走了！你们别管我了。”说着，朝

着一片池塘爬去。青蛙“呱呱”叫着跟上。

乌龟察觉了，忽然不走了，扭头问青蛙：“你

跟着我干啥？”青蛙尴尬，半天回答不了什

么，只好扭头把问题抛给了身后：蛇正悄无

声息地尾随，心里头那个气啊！蛇的脑子

活，身子更活，脑袋突然向左转，无所谓地向

一片麦田游去，吐了吐信子说：“不就是一顿

大餐吗？不请我算了！”到了池塘边，一看，

比自己原先预想的面积大多了，乌龟也不计

较后面爱跟着谁谁谁了，扑通一下跳进池塘

里，美美地大吃大喝一顿，然后睡觉，等待和

一位江南的美女乌龟结婚、生儿育女，这，就

是他今年的目标。青蛙也是这么想的，她虽

然只活了四年多，但之前的每一年，她都会

遇见一个梦中的他。

你听见了大地的呼吸。像是谁谁刚刚

醒来，还在半闭着双眼，脑子混沌着。你突

地想起音乐会演员谢幕，观众用经久不息的

掌声固执地要求他们加演一曲。不久，小提

琴声渐起，阳光缓缓步入室，光线放亮。想

象还没有止步呢，大提琴声登场了，深沉，满

腹苍凉的空气。

辽阔的田野被春天刚刚吹醒，一只蜜蜂

醉倒在一束油菜花的芬芳里。呼和吸，宛如

一对情窦初开的男女，突然跑到森林深处避

雨，不得不窘迫地独处，他们谁也不敢看谁，

脸上飘来几片霞光，心跳得厉害，谁也不敢打

破这短促的静寂，却早已经满腹蜜语。一个

人假睡的样子是非常滑稽的，想醒，又不想全

醒。然而，世上有什么事情比恋爱课更加浪

漫的呢！几乎同时，他们都小心翼翼地伸出

了一只手，左手碰到了右手，拉住，握住，一个

旋身，心搂住，欣喜着对视，欢笑，最后，像芭

蕾舞演员那样在巨大的圆舞曲音乐中旋转，

世界不存在了，只留下我和你。这时候在月

光下，一阵阵空灵的女声小合唱飘在空气中，

万籁缥缈，他们的爱情，多么美妙！

春天降临，更多的天籁也降临到我们的

头顶。天气越来越热，冰雪消融，寒冷蒸发，

雷声下来了，雨水下来了，和风下来了，太阳

和月亮星星都下来了，冬眠的小精灵们纷纷

破土而出，唱起了古老的民歌。长长的地平

线上，草木葱郁，鸟类、家畜、家禽也不甘示

弱，两条腿的，四条腿的，一个个“咦、啊、咯、

嘎”地唱歌，它们站着走着跑着飞着笑着哭

着梦着，一点点积攒着火热的理想，元气上

升，汗珠儿不断地从额头、腋窝、胳膊与大腿

交叉的地方沁出来。天地清明，它们潮湿的

声音，生了根，发了芽，在我们的耳孔里长成

了一片片森林。

我们坐在巨大的黄昏里。一条金毛狗

在小区草地里跑来跑去，时不时找到我们，

讨一把狗粮，随便叫上三五声，也是天籁

呢。它这叫声，会穿越天空，坠落在远处，引

来一阵阵隐隐约约的狗叫。“是一帮流浪狗

吧？走了，走了。”妻子急匆匆牵了狗说。狗

有领地意识，相互间，经常争地盘。我也怕

它这小伙子和那帮子老家伙打起来，吃亏不

说，还伤小伙子的自尊心。

天色说黑就黑了，路灯“啪”一下亮了，

我们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仓促离开。路灯

下，三个长长的影子移过去之后，单元楼上

的灯火亮了，小区外商店的霓虹灯也亮了。

正在走路呢，就听见头顶上一股裹挟着

大河咆哮声、麦浪隆隆声、农人吆喝声、甩鞭

声、牛叫声、妇女骂街声、小孩叫声、唱戏声、

锣鼓声、驴叫声、唢呐声、婚礼上的拜天地

声、坏笑声、起起伏伏的哭声、手扶拖拉机的

马达声呼啸而来，好像一路急行军的风暴，

从 天 上 集 体 搬 运 到 我 们 的 耳 朵 里 。 是 春

潮。它们，在呼唤我们，数不尽的春潮啊！

遥远了的，久违了的，落寞了的，重新捡

回来的……这么庞大喧嚷的春潮里，我听见

一只虫子在呻吟，它，小小的，亿万分之一，

肯定睡着了，说着梦话，想着某一个人。

我的身子一震，定住了。

大 地 的 春 潮大 地 的 春 潮

武华民

初冬一个的下午，我和家人一起，到新落

成不久的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游玩。

公 园 位 于 渑 池 县 城 北 6 公 里 的 仰 韶

村。一百年前，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我

国考古学家袁复礼等人，对这里出土的文物

考证后，确认是距今约 5000～7000 年中国新

石器时代彩陶文化的遗存，仰韶文化由此诞

生。2011 年，这里建成了国内首家仰韶文

化博物馆，展出考古成果及 226 件代表性文

物。

天气虽然寒冷，但参观的车辆将园区道

路堵得水泄不通，半个小时后我们才找到车

位。那天北侧的仰韶文化博物馆闭馆整修，

我们直接进入南侧的园区参观。2017 年 12

月，国家文物局批准这个占地 2800亩的园区

立项，将仰韶文化博物馆、发掘纪念点等串点

连线，系统展示仰韶村遗址考古成果。经过

多年的建设，现在园区已经对外开放。

登上园区大门旁边高高的“仰韶台”，园

区风貌尽收眼底。虽已初冬，但薰衣草、红茶

酢浆草、蛇莓等花区依然生意犹存。

沿着蜿蜒的木板小路，我们到了东侧

的深沟上方。对面不远处有个苏门村，那

是我出生的地方。小时候我就听说过仰韶

村名，不曾想到，这里竟有古代中国灿烂的

文明。

初识仰韶文化，缘于 20多年前一次陪人

专程到此参观。那时，仰韶村还没开发，原址

竖立着一通大石碑，上面镌刻着仰韶文化的简

介，旁边有一个老旧房屋，四周杂草丛生……

其实，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起，仰韶村所

在的庄子公社就被改名为仰韶公社，后又改

叫仰韶乡。县里建起了仰韶酒厂，创建了彩

陶坊品牌白酒，不少企业、街道、建筑物和农

副产品纷纷冠上“仰韶”二字，就连我喜欢的

渑池名产“段村柿饼”也成了“仰韶柿饼”。

参观途中，妻姐遇到了邻居张鲜英。张

鲜英是附近乔岭村人。园区投入使用后，她

和同村的许多人应聘过来，有的从事园区绿

化，有的负责园区维护，而张鲜英负责一个区

域的道路、卫生间、广场的卫生保洁。张鲜英

乐呵呵地说：“在家闲着也没事，过来干点活，

也能增加些收入。”

在一处开阔地带，有数个大棚遮挡的深

坑，坑壁上悬挂着密封的标签。深坑四周，摆

放着手推车、梯子等考古工具，几个戴着草帽

的人正在工作。这些重见天日的陶瓷碎片，

是历史的宝藏。

走到南部的醉陶园。花丛里、断壁上，不

时看到些陶窑碎片。旁边，有两组制陶和酿

酒时的场景雕塑，艺术再现先民制坯、画彩、

烧窑和制曲、发酵、酿酒等生活场景，吸引着

人们驻足观看。

途中常看到有人在体验区体验考古，有

人边走边视频直播。岭上的大片草木花海，

成了网红打卡地。

夕阳西下，暮色渐浓。我们走出园区时，

有不少车辆陆续驶入，原来人们是来参加夜

游园区活动的。此时，灯光全部打开，园区灯

光璀璨。

苍穹之下，丘陵之上，绚丽的灯光，在天

地之间，勾勒出七千年中华文明的深邃与厚

重，辉映着后人的心田。

远古文明的辉映远古文明的辉映

梁惠娣

屋檐，是属于故乡、属于童

年的。

小 时 候 ，在 故 乡 的 小 山 村

里，住的是泥墙瓦屋顶的老屋，

老屋有大大的屋檐，像伞一般庇

护着我度过快乐的童年。

每年的春讯是屋檐下的燕

子告诉我的。当屋檐下空寂了

一冬的燕巢又响起唧唧喳喳的

呢 喃 、当 屋 檐 下 露 出 几 只 憨 憨

的 黑 色 小 脑 袋 、当 一 个 个 黑 色

的剪尾划过屋檐，我便知道，春

天来了。

小时候大人告诉我们燕子

是益鸟，村里人都护着燕子，也

以燕子在自家的屋檐下筑巢为

荣。那时候我们爱做的一件事

就 是 ，挨 着 各 家 房 子 的 屋 檐 寻

觅，寻找有没有燕巢。长大后读

诗 书 ，皇 甫 冉 的《赋 得 檐 燕》：

“拂水竞何忙，傍檐如有意。”南

朝吴均《山中杂诗》中：“鸟向檐

上飞，云从窗里出。”这些诗句，

总能勾起我对屋檐与燕子的阵

阵怀想。

小 时 候 的 夏 天 ，我 与 祖 母

在屋檐下纳凉。白晃晃的阳光

透 过 屋 檐 投 射 到 斑 驳 的 泥 墙

上 ，光 影 灵 动 。 祖 母 躺 在 一 张

凉椅上，我趴在她旁边，她握一

把葵扇，轻轻地摇着，摇下凉快

和无数童年的故事，摇下缓慢流淌的时光。锄头、铲子、

铁耙子、铁叉子静静地靠在泥墙旁，以标点符号的姿势，

记录着农家人的农耕岁月。骄傲的大公鸡在屋檐下昂首

挺胸地踱着步，谦虚的小花猫在墙根旁安静地睡觉……

一切如此安详，仿佛一幅静物工笔画。

屋檐下看雨听雨又是另一番景致。

下雨的时候，屋外是潮湿的世界，大雨顺着屋檐开始

流淌，起先是雨珠子，滴滴答答，一声，两声……雨点像多

情女子的巧手，屋檐是古琴，轻轻地弹奏出美妙的琴音；慢

慢地，变成了雨线，一条，两条……然后变成了雨帘，那时

我总爱拿水桶在屋檐下接雨。老母鸡带着一队小鸡在屋

檐下躲雨，老母鸡用自己宽大的羽翼保护着小鸡，小鸡天

真 无 邪 地 叽 叽 叫 着 ，老 母 鸡 咯 咯 咯 地 回 应 ，声 音 透 着 慈

爱。回想起童年时在屋檐下看雨听雨的情景，也更氤氲起

我想家的情怀。

长大后，我离开了家乡，离开了那童年住的老屋。在异

乡的城市里，林立的高楼大厦是没有屋檐的，“屋檐”变成了

我埋藏在记忆深处的一个梦。于是，每次回老家，我都像在

寻找我的梦。

回到老家，屋檐还在，八十多岁的祖母依然坐在屋檐下，

她对着我慈祥地笑，问我在城里的工作和生活，念叨着我什

么时候领个孙子回来给她瞅瞅。

多年以后，我领着女儿再回老家，祖母已九十多岁，她

依然坐在屋檐下，她依然会念叨我的名字，可是她已认不

出我了。

童年美好的光阴，在屋檐下静静地游走。

银雪裹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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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冬
郑宗君

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

经历着春夏秋冬的轮回，其实就是，一次又一

次的相遇和别离。

当春乃发生的故事，芽儿浸透着冬的爱，悄

悄地、左顾右盼地伸展腰肢，在春风拂面的角落

里，诺诺地崭露本真，只为曾经的沉寂而努力着！

伴随着孕育的灵性，热烈与浪漫在春的

气息里，着色。

姹紫嫣红带来了春与夏的美丽，交替着

抚慰起伏跌宕的不一样感觉。

脚步声响起的时候，永远不会忘记曾经遇

到的风雨洗礼。慢慢地，花儿偶遇良缘，接了果

实，花瓣却呵护着一路陪伴，直至丰收的季节。

偶尔的情绪，在历史的世界里徜徉。金

色的季节裹挟着不舍的花瓣和渐黄的落叶，

簇拥着一起等待又一个美好的日子。

一季一季又一季。

柿子如灯笼一般，挂满枝头。

金菊如理想一样，怒放生命……

如人生轨迹有缘的美丽风景，时刻缠绕

着一路风尘的、珍惜生命的、别致可爱的，奋

斗者的梦想和生活！

划过天际，星空与暖阳在友情的世界里，

迎来冬的脚步与气息，即为“立冬”。

“立”为始，“冬”为终。其实，立冬就是另

外一个节气的晕染和感动，既而又敲开了新

一季的精彩瞬间，伴随着一丝丝凉意，秋季时

尚的浪漫，在雨的陪伴下，把风的炫舞延续。

冬天悄然而至，在内心深处却依然涌动的

热流中，又不经意间孕育着春的芬芳和故事。

每每想起一段一段又一段美好的时光

时，那就是一季一季又一季的呵护与陪伴。

捡起一片一片又一片颤抖的落叶，捡起

一瓣一瓣又一瓣不舍的颜色，捡起一颗一颗

又一颗感恩的心，柔然而真诚地捧在手心，挡

风挡雨挡雪霜。

立冬了，城市的魅力和厚重，在碑林的墨

香和古塔的世界里，在风中诱发青苔的石阶

中延伸……

“银雪裹梅花”是陇东、关中一带的传统美食，其实说白了

就是柿子拌炒面。不过是家乡人根据民间传说赋予它一个诗

意的名字罢了。

制作柿子拌炒面至少需要两种食材，一个是柿子、一个是

炒面。

柿子大家都熟悉，这里的“炒面”和街头饭馆里卖的炒面

片不是一回事，而是民间的一道传统美食。炒面是用糜子、玉

米、黄豆、豌豆、大麦等杂粮做辅料，加入食盐、小茴香等佐料，

用铁锅反复翻炒透熟，再磨制成粉而来。其中用纯糜子制作

而成的炒面，色泽黄、黏性强，便于搅拌，吃起来有劲道、有嚼

头，最为常见、也最具盛名。食用时取少量炒面，加入适量开

水，反复用力干拌，待其拌成团块状即可。其香味浓郁，甜美

可口。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生活比较艰苦，物资匮乏，细

粮短缺。那时候，炒面可以说是家家都离不开的主食。20
世纪 40 年代初，陇东就流传着一首脍炙人口的民歌《推炒

面》：“鸡叫头遍吆呵咳，叫二遍吆呵咳，月亮出来推炒面

……”后来，张寒辉便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手法，借用《推炒

面》曲调，改编后填入新词，创作了著名的《军民大生产》这

首歌。

柿子拌炒面的制作方法简单：舀半碗炒面，取一两个软柿

子，去皮、去蒂放入碗内，用筷子不停搅拌，让炒面充分吸收柿

子的浆汁，直到两者相融，柿子变成流体，柿浆变干；炒面濡

湿，成为难舍难分的固体，显出火一样的颜色即可食用。此

时，夹一筷子入口，细嚼慢咽，炒面的细软清香，柿子的酥甜可

口，从嘴里面，慢慢地渗入记忆深处，久远而真实。这种味道

简单直接，地道本真，不加雕饰，不仅满足了肠胃的需求，更让

人回味无穷。

值得一提的是，过去家家户户习以为常的炒面，如今反倒

成了稀罕货。市面上虽有，但一般都冠上了“土特产”的名号，

登上礼品的殿堂。

其实，从中国传统医学角度讲，集五谷杂粮之精华的炒面

中含有丰富的植物纤维，柿子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和糖分。

柿子拌炒面恰好起到中和的作用，有清热去燥、润肺化痰、止

渴生津之功能，也有促进机体新陈代谢、降低血压、镇咳化痰

的作用。

简单的食物，最真诚。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柿子拌炒面虽然好吃但不宜过量食

用，因为柿子中含有丰富的鞣酸及树胶、果胶。在胃酸作用

下，鞣酸会和蛋白质结合成鞣酸蛋白，再与果胶树胶和纤维素

粘合在一起，不容易消化，还很可能形成胃石症，从而导致腹

泻、腹痛、呕吐等不良反应。

陇东有个歇后语：“炒面捏的娃娃——熟人。”儿时，不仅

喜欢吃柿子拌炒面，更喜欢奶奶的“炒面娃娃”。这是奶奶的

一个绝活，她捏的“炒面娃娃”手脚形象生动，眉眼齐全，软硬

适中，惟妙惟肖，看着美、闻着香、吃着甜。那时，每到冬闲，我

家的人气很旺，经常有一圈圈小伙伴围着奶奶争要“炒面娃

娃”，奶奶总会笑眯眯地满足每个人的心愿。这种温馨的画

面，温暖了我一个又一个童年。

许道宁，北宋画家，生卒
年不详，长安（今陕西西安）
人。 许道宁早年追摹李成的
绘画风格，能以假乱真，但缺
乏个人特色。直到晚年，他才
脱去前人痕迹，以简快的笔
法，豪放的画风，自成一家。

其画作峰峦峻秀挺拔，山
林强劲有力，幽林荒冷萧条，
并喜欢将这些自然景色和行
旅、野渡、捕鱼等人文景观相
结合。其画作江水曲折迂回，
山势在构图上也多变化，画树
用大笔、粗笔，树干不皴，枝似
雀爪，只用墨点点树叶，笔法
豪壮而有气势，体现出风格狂
逸的许氏风格。

时人对他的评价很高，不
仅将他视为“宋初三大家”之
后主导北宋画坛的主力人物，
而且有李成、范宽之后的“第
一人”声誉。

供图·配文 络因

等一场雪来
杨亚爽

我仰望天空

灰暗了心绪

像巨大的磐石

压扁了疯长的期待

你躲藏九霄云外

风儿捎来冰凉的话

你把无数尘埃撕开

飘落在我的手掌心

化作了一滴感慨

你终于铺天而来

如梨花盛开

麦苗儿倾听你温暖的表白

我已把心胸打开

会因你的到来

让我的心灵纯洁而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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